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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:哪吒故事的童话母题

李丽丹

(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,天津300387)

  摘 要: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是《封神演义》中哪吒故事的核心母题,在小说中以“三叠式”结构推进

故事情节,带有鲜明的民间童话叙事特征。精神分析学家认为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母题蕴含个人成长

史及人类发展历史中最为隐蔽的心理活动,而囿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孝的推崇与强调,中国民间

童话的发展经历了对此类母题最大限度的篡改与扬弃。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哪吒故事对“杀子”与“弑
父”童话母题的保留起到了重要作用,而哪吒形象近百年来在银幕上不断演变,逐渐完成了从弱化

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母题再到“爱子”与“护父”母题的翻转。童话母题的弱化与翻转,反映了中国文化

从关注阶级对立和斗争向文化认同与和谐共生的诉求与转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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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哪吒是中国著名的娃娃神,在民间信仰与文学

传播中,均有一席之地。据李乔《行业神崇拜———中

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》考察,抽龙筋做绦条的哪吒被

绦带业封为祖师[1](P41),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、天津

市河西区陈塘庄、四川省江油市武都镇陈塘关等地

至今仍流传着哪吒的传说。台湾地区,尤其是台南

地区的哪吒庙香火尤旺,当地信众将之奉为儿童的

保护神,可以保佑儿童的身体、学业等,其神像的塑

造遵从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哪吒形象。通俗小说对哪吒

形象在民间信仰中的传播有重要的作用。明代通俗

小说《封神演义》共有3回专门讲述哪吒故事,即第

12回“陈塘关哪吒出世”、第13回“太乙真人收石

矶”和第14回“哪吒现莲花化身”,哪吒故事有着非

常鲜明的民间童话色彩,其故事情节所寄身的民间

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背后,更原始地展现了人类心

理发展中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,哪吒形象的文化意

蕴中难以言说的深层内涵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被不

断清洗与修饰,逐渐演变成现代银幕上的英雄哪吒

与庙宇中的儿童保护神哪吒。《西游记》中也有一回

对哪吒身世和经历有较为简单的叙述,两部作品中

的哪吒故事情节大体一致,均有(李靖)“杀子”与(哪
吒)“弑父”的母题,此二母题是哪吒故事在通俗小说

与民间叙事中最核心的部分,也是通俗小说对民间

童话母题的保留,但历来未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。
它们在中国文学的发生、发展与传播,既具有欧美精

神分析学家对此类母题解读中所关注的个体心灵之

隐秘,也呈现出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意义。

2019年8月,动画片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上映,
截至2019年9月5日,实时票房为48.56亿①。电

影热卖也掀起了文化评论界的“哪吒热”,其中转发

与影响颇大的包括“古代小说网”于2019年8月19
日推出的南开大学陈洪教授《“魔童”哪吒的前世今

生 》一文,其阅读者超过万众;该网于9月1日复推

出苗怀明教授的《话说中国第一熊孩子哪吒》,阅读

者逾4000人。热卖大片中的哪吒,还是那个脚踩风

火轮、身披混天绫、手提火尖枪的娃娃形象,但其故

事主体的传统核心情节已经被扬弃,“爱子”与“护
父”成为整个叙事的重点主题。且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
母题在哪吒形象的演变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乃至

翻转,更承载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诉求与努力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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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李靖的成功杀子

  《封神演义》与《西游记》中,哪吒都经历过多次

被父所杀的命运,即李靖多次杀子,并最终成功。
(一)出生异象的失败扼杀

李靖的元配夫人殷氏生下长子金吒和次子木吒

后,孕三年零六个月而不生产,李靖心中犹疑,认为

其非妖即怪,最后是一个道人送子,夫人生下一个自

转的圆球,李靖持剑入产房,“望肉球上一剑砍去,划
然有声。分开肉球,跳出一个小孩儿来”[2](P77)。李

靖砍杀圆球,即是其第一次杀子。砍杀圆球的母题,
多出现在洪水后兄妹婚再殖人类的神话中,违背乱

伦禁忌的兄妹成婚后,妹妹生下一个圆球,哥哥于愤

怒失望中将圆球剁碎而乱撒。第二日,兄妹二人看

到满山满地都是叫着自己父母的年青人,此即兄妹

繁衍的后人。神话中父亲砍杀圆球而带来了人类的

繁衍和民族或姓氏的繁荣,具有人类文化置之死地

而后生的象征意义。
这一母题是对神话母题的模仿。但通俗小说的

叙事处理弱化其神圣性,而强化了李靖“杀子”动机

的恶劣性:哪吒之母异乎寻常的怀孕,李靖忧心的不

是孩子的健康,而是怕孩子非妖即怪,给自己带来灾

祸。杀子失败,肉球中出来的哪吒自带乾坤圈和混

天绫,且有太乙真人作为哪吒的保护者来担保,才使

哪吒免遭父亲的继续怀疑与斩杀。
(二)大义灭亲表象下的杀子与逼子自杀

哪吒因下海玩耍而杀死龙王三太子敖丙,又欲

抽龙王的筋做绦子,龙王为子报仇寻李靖,坚持要哪

吒性命。幼子贪玩闯祸,父亲不但不维护,反而责备

儿子“惹下无涯之祸”,催促哪吒“自回他话”,其母也

埋怨哪吒“谁知你是灭门绝户之祸根也”,任由哪吒

在师父太乙真人的指点下选择自尽,无异于默认哪

吒的罪。
只见哪吒厉声叫曰:“‘一人行事一人当’,

我打死敖丙、李艮,我当偿命,岂有子连累父母

之理!”乃对敖光曰:“我一身非轻,乃灵珠子是

也。奉玉虚符命,应运下世。我今日剖腹、剜

肠、剔骨肉,还于父母,不累双亲。你们意下如

何? 如若不肯,我同你齐到灵霄殿见天王,我自

有话说。”敖光听见此言:“也罢! 你既如此,救

你父母,也有孝名。”四海龙王便放了李靖夫妇。
哪吒便右手提剑,先去一臂膊,后自剖其腹,剜

肠剔骨,散了七魂三魄,一命归泉。[2](P89~90)

《西游记》第八十四回叙哪吒生来左右手掌分别

带有“哪”与“吒”字,因下海净身捉住蛟龙要抽筋为

绦,“天王知道,恐生后患,欲杀之”[3](P522)。简洁的

语言勾勒出李靖身为人父,却只考虑自身利益,儿子

一旦惹来麻烦,即欲除之而后快的形象,其杀子的决

定与《封神演义》相同,因为几次三番决定杀子,李靖

在两部章回小说中都可以用“为父不慈”来概括。此

外,哪吒因练射箭而误射死石矶娘娘的弟子,李靖查

明后,毫不留情地带着哪吒前往白骨洞,借石矶娘娘

之手发落哪吒,丝毫不见袒护之情。
(三)毁其庙宇与精神上的杀子

哪吒被逼自尽后,其魂魄无依,经师父指点,托
梦给母亲,要建庙以重生,结果殷夫人惧怕李靖,直
到哪吒第三次托梦才开始行动。后来,李靖无意间

发现供奉哪吒的寺庙。
李靖纵马径至庙前,只见庙门高悬一扁,书

“哪吒行宫”四字。进得庙来,见哪吒形相如生,
左右站立鬼判。李靖指而骂曰:“畜生! 你生前

扰害父母,死后愚弄百姓!”骂罢,提六陈鞭,一

鞭把哪吒金身打的粉碎。李靖怒发,复一脚蹬

倒鬼判。传令:“放火,烧了庙宇。”吩咐进香万

民曰:“此非神也,不许进香。”[2](P92)

对刚出生的哪吒欲痛下杀手,因哪吒惹来麻烦

而宁其自杀“赎罪”,是从肉体上对儿子进行毁灭;毁
掉寄托哪吒重生希望的庙宇,则是从精神上摧毁哪

吒。至此,从肉体到精神,李靖宛如对哪吒有着刻骨

仇恨,欲除之而后快的形象就确定无疑了。
中国民间故事中也有杀子故事,最具代表性的

就是“二十四孝故事”中的“郭巨埋儿”,但其杀子动

机披着孝道的外衣,在神灵的怜悯与嘉奖下,并未造

成杀子的事实。然而,哪吒故事中李靖杀子只是害

怕给自己带来灾害(第一次),痛恨其带来麻烦(第二

次),第三次杀子的行为,甚至可以说,仅仅是因为哪

吒生前曾为其子,这就是李靖要毁之的原罪。恰如

俄狄浦斯神话中,俄狄浦斯被预言将要弑父,随之而

来的是其父命令人杀死儿子,俄狄浦斯身为其父之

子,即原罪,而随着预言的实现,俄狄浦斯完成了弑

父的行动,杀子与弑父的情节在此成对出现。哪吒

故事中,李靖一次次杀子,最终导致哪吒弑父。

  二、哪吒的失败弑父

  哪吒的弑父集中展现在《封神演义》第14回“哪
吒现莲花化身”,哪吒经太乙真人之手借莲花重生

后,脚踏风火轮,手提火尖枪来寻李靖报仇,痛斥李

靖在哪吒将其骨肉交还后还要毁其行宫、鞭其金身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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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李靖杀得人仰马翻,狼狈逃走。路遇二哥木吒救

护李靖,哪吒向二哥解释弑父缘由,反被二哥以“天
下无不是的父母”为由阻拦,并被骂为“逆子”,木吒

的师父放走了李靖。第一次弑父失败后,哪吒并未

放弃,继续追踪,直到遇到金吒的师父灵鹫山元觉洞

燃灯道人,道人用宝塔将哪吒收伏,以火烧之,逼迫

哪吒向李靖叩头认罪。为了防止心有不甘的哪吒弑

父,李靖必须时时手托宝塔,从而成为“托塔李天

王”。虽然文本对哪吒弑父受阻失败以磨哪吒之性

作为解释,然而其中展现出哪吒浓郁的不甘与无奈。
《西游记》与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哪吒故事虽小有不

同,但同样是反抗与弑父失败,遭到镇压:哪吒反抗

欲杀子的李靖,并往西天告佛,佛“即交碧藕为骨,荷
叶为 衣,念 动 起 死 回 生 真 言,哪 吒 遂 得 了 性

命”[3](P522)。哪吒得回性命后要找李靖报仇,如来赐

天王金塔。《西游记》中明确声称“唤哪吒以佛为

父”,佛重新赐予他性命,但同时也成为控制他自由

的人:必须与李靖化解矛盾,认回最初的父亲,而李

靖却时时手持可以惩治、镇压哪吒的金塔,以防哪吒

奋起反抗。
在俄狄浦斯神话中,俄狄浦斯极力避免弑父的

预言而最终难逃弑父的宿命。宿命的弑父成功了,
俄狄浦斯付出离乡去国并自戕双目的代价。哪吒弑

父是在父亲一次次逼迫、抛弃和伤害之后,带着清醒

的复仇和反抗意识来行动的。然而,西方神话中俄

狄浦斯完成了弑父,而中国故事中哪吒弑父失败,俄
狄浦斯因成功而以身体的毁伤、精神的悔恨作为永

恒的结局,哪吒虽失败却永远心怀不甘、伺机而动,
又被李靖手持宝塔,永远以父亲之名压迫与奴役。

  三、太乙真人:精神之父的救赎与镇压

  李靖是给予哪吒生命的生理之父,而太乙真人

则是给予哪吒精神力量的精神之父。他在哪吒出生

时即收其为徒,赋予其名“哪吒”,此后,又先后四次

“救”了哪吒,给人以太乙真人是哪吒的维护者与拯

救者的错觉。
第一次“救”:哪吒杀死龙王三太子后,龙王敖光

要上天庭告状,太乙真人教哪吒在南天门外等候,并
揭其龙鳞,逼迫敖光放弃告状。从表面看,这一计使

得哪吒逃脱了天庭的惩罚,但其结果却是进一步激

化了敖光与哪吒的矛盾,他们之间不仅有杀子之仇,
还有侮辱之恨,这导致敖光一定要齐聚四海龙王状

告哪吒。
第二次“救”:哪吒练箭时无意中射死石矶娘娘

的童子,被李靖推至石矶面前认罪,反抗时被石矶打

败,而向师父救救。太乙真人以九龙神火为罩,收伏

石矶,为转移哪吒注意力,不令其索要九龙神火罩,
便告知哪吒四海龙王奏准玉帝要拿他的父母,并附

耳于哪吒“如此如此,可救你父母之厄”。哪吒听从

其计,即以“今日剖腹、剜肠、剔骨肉,还于父母,不累

双亲”来解决矛盾。太乙真人此次的救即是杀。
第三次“救”:太乙真人令哪吒托梦给母亲建庙

塑身以重生。哪吒庙香火旺盛,且哪吒也日渐凝神

聚形,但庙宇与金身最终却被哪吒生理上的父亲李

靖摧毁,太乙真人的计策彻底摧毁了哪吒与生理之

父的情感。
第四次“救”:太乙真人以荷叶、莲花予哪吒莲花

化身,并教会其火尖枪枪法,又准其往陈塘关寻李靖

报仇。然而,此后哪吒报仇失败均是由于太乙真人

联合木吒和金吒的师父对哪吒进行了镇压,并最终

完成了哪吒与李靖手持宝塔的父子关系的“修复”。
太乙真人对哪吒的一次次救护,在实质上完成

了对哪吒肉体的毁灭与精神的镇压。精神之父杀子

又救子,最终与生理之父一起联合镇压哪吒,使其只

能在父权允许的范围内行动。
无论是《封神演义》,还是《西游记》,李靖与太乙

真人的杀子都成功了,哪吒的反抗与弑父都失败了,
其形象与被套上紧箍咒的孙悟空有异曲同工之妙:
父可不慈,子却不能不孝。但这孝却终究不是出于

本心,而是慑于外在的威胁与压力,在这种情况下,
占着“父亲”这一生理优势的李靖是否能心安理得地

享受这孝? 除了《封神演义》中哪吒心有不甘之外,
《西游记》第83回“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”中
也给出了回答:李靖的义女金臂白毛老鼠精屡次抢

唐僧,孙悟空为了救师父,上告天庭,找到李靖父子

时,哪吒用斩腰剑架住了李靖砍向大圣的砍妖刀,李
靖胆战心惊。

未曾托着那塔,恐哪吒有报仇之意,故吓个

大惊失色。却即回手,向塔座上取了黄金宝塔,
托在手间问哪吒……[3](P522)

这段文字意味深长,李靖见到哪吒动用兵器的

第一反应就是拿起宝塔,防犯儿子复仇,可想而知,
这是一个时刻恐惧儿子弑父的父亲,这样的“父慈子

孝”究竟有几分真心、几分被迫,与《封神演义》中无

可奈何被迫再次认父的哪吒形象形成了呼应,是将

中国文学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母题

展现得最为精彩的一段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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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:童话母题的中西

之别

  从俄狄浦斯神话开始,尤其是16世纪以来,西
方童话中的杀子情节频频可见。以格林兄弟的《家
庭与儿童故事集》为例,《汉赛尔与格莱特》《无手姑

娘》《桧树》等故事中,均有父亲要杀死孩子的情节。
美国哈佛大学玛丽亚·塔塔尔教授认为,父亲对儿

子冷漠,只关注自己的需求,与继母用计杀死继子并

嫁祸亲生女儿,并将继子煮食等,这些杀子情节在文

化上包含了多方面的信息,生母在童话中大多隐晦

地死去,掩盖了因生育的高死亡率,母亲付出生命得

到一个孩子的历史事实,但继母/父亲对继子/儿子

的恨与虐待,表达了女性(母亲)与男性(父亲)对孩

子的矛盾感情。因此,童话中谋杀、攻击儿子,可能

是成年人愤怒情绪的极端表达。[4]

在一些民间故事中,出现一类奇怪的主题:女子

杀父,或杀其他对她的爱情构成威胁的异性长者。
这反映的完全是一种心理的象征,表明了原始人的

一种独特的成年观念:女子在心中用丈夫的形象取

代父亲的形象,由恋父而恋夫,用一种精神的调节力

量杀死父亲这一自己童年期的偶像,这是女子成年

的心灵标志。原始人把这种情结看成是女子成年心

理正常发育的结果。[5]而在弗洛伊德分析“俄狄浦斯

情结”时所依托的俄狄浦斯神话中,最主要的情节就

是俄狄浦斯被预言会“弑父娶母”与长大后真的“杀
父娶母”。

这些弑父与杀子情节多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精

神分析,且同性嫉妒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嫉妒之情,可
能较之“恋母情结”“恋父情结”更为普遍,但《封神演

义》《西游记》等中国古典小说中被较稳定地保留或

者挪用的李靖杀子与哪吒弑父等情节,显然与同性

嫉妒之类的俄狄浦斯情节大不相同。在世界民间文

学母题中,成对出现的“弑父—杀子”和“弑母—杀

女”母题常被精神分析学者视为家庭关系中的“长—
幼”二元对立。笔者认为,家庭关系中的二元对立与

社会关系中的二元对立具有相通之处,即精神分析

所展现的心理问题,实际上是社会问题的心理反射。
李靖的杀子与哪吒的弑父,与其说是精神上的

同性嫉妒,毋宁说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新旧权力此消

彼长的博弈。以李靖和太乙真人为代表的父亲形

象,是已经成熟的现有社会规则的执行者,他们是阶

层固化的代表,有自己稳定的“朋友圈”,一般性的问

题都能够在这个圈子内解决,一旦出现异常现象,普

通的交换关系与代偿关系无法解决时,矛盾才会出

现:哪吒的两次“鲁莽”对和李靖处于同一个等级并

有着同门师兄弟关系的敖光与石矶造成利益损失,
“以命偿命”的“等价交换”原则必然需要哪吒付出生

命的代价。而哪吒作为新生长起来的力量,要想在

现有社会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,就要突破原有的社

会规则,寻找属于他的公平与力量,所以,哪吒的无

心之失不应该付出生命的代价,但哪吒的成长需要

这些无心之失来不断练手,而他的父亲却不能为了

新生力量的成长而抗衡他所带来的外部威胁(敖光、
石矶),因此,旧有力量(以李靖、敖光及金吒、木吒的

师父等为代表)为了维护旧有世界的平衡,杀子成为

必然;新人成长要有空间,弑父也成为必然。《封神

演义》与《西游记》不愧为经过历史积淀的经典之作,
其中的哪吒故事所有的心理动因仍旧来源于社会历

史发展中新旧力量的交替,而非简单的心理冲突,最
后杀子的成功与弑父的失败,呈现出新生力量浴血

的艰难成长并以部分接受旧有规则为代价的必然。

  五、童话母题翻转:“杀子—弑父”到“爱
子—护父”

  自明代以来,哪吒故事中的核心母题和情节基

干均未在此后发生大的改变,尤其是没有出现更具

有影响力的通俗小说来改编哪吒故事,笔者目前也

尚未搜集到与小说中哪吒故事情节大相径庭的民间

故事或传说。至20世纪,随着影视文学的兴起,《封
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中的哪吒情节被独立出来,成为

影视文学中影响较大的故事素材,其中又以1979年

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

动画长片《哪吒闹海》最具代表性,该影片相继获得

198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动画电影奖和1983年

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。小英雄哪吒是

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重要的童年印象,其
中承载哪吒儿童英雄的形象特质与意义的故事情节

并未背离《封神演义》及《西游记》中的相关内容:哪
吒闹海而斩杀巡海夜叉、龙王三太子———哪吒为救

陈塘关百姓而自刎———哪吒获得莲花身等,但相同

的故事情节在不同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下,形成

了迥异的叙事意义,银幕表现的哪吒被赋予阶级斗

争意义,是正义的化身,能够挑战力量强大的邪恶力

量,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小说中对立的父子

关系及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母题被干预性叙事弱化:重
点突出李靖几番欲杀哪吒时的无奈与痛心,哪吒的

行动不再是为了反抗父权,而是为了与邪恶作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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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画片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

成功,如果仅从票房收入来看,该片无疑是成功的通

俗影视文学作品。概括该片的核心情节,大体如下:
由于太乙真人贪杯误事和申公豹的私心抢

夺,本应是“灵珠”降生的哪吒却成为“魔丸”转

世。哪吒调皮异常,时常闯祸,但李靖夫妇始终

深爱他,努力保护与陪伴他,太乙真人也专门引

导和教授他。
哪吒结交了唯一的朋友龙王三太子敖丙

(灵珠的主人、申公豹的徒弟),并与他约定在生

日宴上相会,但申公豹的计谋令背负整个龙族

希望的敖丙即将水淹陈塘关。紧要关头,哪吒

宁可牺牲自己,也要保护百姓。敖丙被哪吒感

动,陈塘关得救。
天劫即将毁灭哪吒,敖丙与哪吒携手对抗,

太乙真人出手相助,哪吒终于逃脱“魔丸”注定

被毁灭的命运,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。
“杀子”与“弑父”母题完全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

的是“爱子”与“护父”:李靖夫妇对顽劣叛逆的哪吒

始终爱之如一,哪吒在明白父母的爱以后,从自暴自

弃到努力反抗命运,并宁可失去自己的性命也要保

全父母的性命! 陈洪教授在《“魔童”哪吒的前世今

生》中指出:
总体看,这个哪吒是由《封神演义》定型的

哪吒脱化而出———非如此,不能被观众群接受。
脱化的痕迹留在了形象的基础元素中,如哪吒

脚踏风火轮、身披混天绫、手持火尖枪的造型

(这些法宝是哪吒的标志、标配);不断闯祸;与

龙族的两次冲突;为父母“舍身”,等等。
但是,脱化中,作者又有两个大胆变化 ,一

个是略去了(或说是减弱了)哪吒与李靖的父子

矛盾,一个是改变了哪吒与敖丙的关系。[6]

关键母题“杀子—弑父”被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完
全翻转,如李靖夫妇为了哪吒宁可丢掉陈塘关总兵

的官职而归隐山林,力挽《封神演义》中李靖三番五

次欲斩杀哪吒是因为担心哪吒胡闹,令他丢了玉带

(官职)的恶父形象,变杀子贪权的李靖为爱子而不

惧死亡,甚至愿意以己之命替子受天劫的慈父。自

然而然,“杀子”母题的消失也就使“弑父”母题不能

合乎逻辑地存在。“杀子”母题被“爱子”母题替代:
李靖焦急地等待孕育了三年的哪吒出生;为救哪吒

而随太乙真人上天门,求得以自己的命代替儿子受

天劫的命运;哪吒受到天劫后李靖夫妇痛心疾首等。
而“弑父”母题也被“护父”母题替代:哪吒得知父亲

为了自己而求得灵符要代替自己去死后,决定自己

的命运自己来护,撕毁灵符,用混天绫将父母捆绑起

来,以防他们为救自己而受伤。
陈洪先生认为,《封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中的哪

吒是少年成长的形象,具有文化原型的意义。
如果考虑到这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形象,

那么他对秩序的反叛,对长辈权威的挑战———
甚至到了“弑父”的地步,以及在挑战、反叛过程

中,生命得到了升华,通过这一升华,获得巨大

的神奇力量(包括豹皮囊中的种种法宝),都具

有某种文学/文化“原型”的意义。[6]

经过《哪吒闹海》再到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,父子

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不断被弱化,被“爱子—护父”
的理想、和谐的亲子关系完全取代,其文化原型的意

义也就被消解,反抗失败的英雄哪吒最终完全被改

造成世俗生活中艰难渡过叛逆期的命运抗争者。
一个时代的文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心态。

定型于明代的哪吒形象通过“杀子—弑父”的核心母

题,反映了社会演进过程中多个回合的阶级斗争如

何此起彼伏,而当代的“爱子—护父”母题翻转在故

事情节上专注于强调家庭的和谐团结、友情的可贵、
对既定命运的“不认命”,所有的矛盾不再是来自于

阶级的对立,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逼迫与阴谋。
母题的翻转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精神诉求:和谐的

家庭关系(国家内部的团结)练就非凡的英雄精神与

本领,无论是李靖,还是太乙真人,都是哪吒成长道

路上的引导者与帮助者;而敖丙作为哪吒的朋友,既
帮助哪吒,也受到哪吒的感化,最后在互利合作中完

成了生命意义的升华。对于家庭之爱与朋友之义的

肯定与赞扬,也正是在努力宣扬和谐友善、合作共赢

的时代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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